哥羅森書


Colossians








引言





公元62年左右，保祿被囚于羅馬時，寫信給哥羅森的基督徒，因為他們正在不知不覺地貶低基督。他們覺得只信基督不夠可靠，還要加進些舊約的宗教儀式：比如拒吃某些食物，拒喝某種酒等，為達到更完美的境界。他們開始把基督看成掌握人類命運的“眾天使”中的一員。


這些信徒和當時的大多數人一樣，內在有所欠缺。那時羅馬帝國強加給周圍世界的昇平景象攫住了他們，使他們不能擁有屬于自己的生活，便轉而依靠“精神”的支撐。有玄學教理說能引導他們中“完美的人”達到更高的境界；“格諾斯士”（gnose即知識）的理論則解釋人與世界的起源：一切源于沸騰很久的宇宙液體，其中有引人注目的男女眾神，他們互相融合，再將精神鎖入物質體內，于是人被造了出來。經過一系列成功的生存形態之后，人回到光的王國中。受了這些學說的影響，他們不再視基督為唯一的救主，寧願相信神秘奇視或不著邊際的怪誕言論。


一世紀教會的危機促使這封信的寫成，保祿在信中建立了基督絕對的超越性。哥羅森書，就像保祿的其他書信，提到弟茂德在他身邊（1:1）。我們知道保祿一開始就選他當助手，並視他為“基督內的真兒子”。也許這封信的大部份由弟茂德寫成，這可解釋為什么此信文體和保祿最真實的書信文體有相當的差異，不過文章的內容非常豐富，且極其忠于保祿真正的精神。


有關這點，請參看厄弗所書，因其與本書具備相同的主題，只不過更深了一步。本書中的一些段落的注釋，可在厄弗所書中找到。











$ 1.1 保祿和往常一樣讚美他的讀者。實際上，他寫作的原因是厄帕夫辣向他報告了哥羅森人所擔心的事（8）。


保祿說的厄帕夫辣，來自哥羅森。保祿在組織厄弗所的福傳工作時（見宗19:26和20:4），並沒有親自到每一個城巿，而是派出了他的助手。哥羅森的厄帕夫辣去傳播福音，並開始在哥羅森組織團體，隨后也在勞狄刻雅和耶辣頗里這些鄰近的城巿組織團體（哥4:13）。他到羅馬來告訴保祿：團體的困難。


1.4-5 你們在基督耶穌內的信德以及你們對所有天主聖徒所表現出來的愛心：保祿常常將基督徒的力量重組在一起：信、望、愛。在基督宗教的世界，這些被稱為“超德”，“神學德性”（也就是天賦的力量）。三者必須共存否則便不存在。就某方面來說，希望應排在首位，如果人們失去希望，信心和愛都不會有力量。


保祿認為信德是無可匹敵的：福音已經傳遍整個世界，而且為人相信（6），（這樣說太早了點兒）；信心為我們開闢了到達真知識的道路；這正是哥羅森人所追求的（見引言）；天主藉著“信德”使我們置身光明的王國：祂讓我們進入祂愛子的王國（13）。哥羅森人所想像的是那些不可見世界中的超自然光明與黑暗的力量（見引言，弗1:21），保祿則從一開始就簡要地說：除了黑暗的力量和基督的國之外，別無他物。


保祿告訴我們，不論是聖經中的“天使”、不可見的神秘力量（16），還是說故事者口中講的“諾斯士”（知識）派，或“在王位者、統治者、掌權者”，都無法和基督相比。基督並非傳說中介于神與人之間的中間代理人，也不是歷史中的民族解放者之一。祂是唯一的天主－創造者，元始之初就與天主父一起存在（見希伯來書第1章，相同的看法）。


保祿在迦4:1-5中指出，人類的歷史被深深地烙上了自然和社會力量的印記。但他肯定，自從耶穌復活之后，歷史的運轉都在祂的掌握中（默5:3-5）。無疑這個觀點會使一些人感到驚訝，他們認為人類歷史是人類自己的責任。就一層意思來說，他們並沒有錯，但是他們必須記住誰是“頭胎”－已經到達歷史的盡頭，我們稱祂為歷史的主的那位（斐2:11）。


$ 1.15 他是不可見天主的肖像： 在我們中間，基督是天父和天父慈悲的完美體現：他的行動默示了天主的想法和做法。但是在他成為人子之前，天主聖子就存在于天主中，就像永恒不可見天主的永恒不可見的肖像，那是天父光榮的散射（希1:3），是天主的聖言（若1:1）。


1.15 他是受造萬物中的頭胎：我們該以聖經意義來理解這句。耶穌顯然不是受造物的第一個，但他有一個獨特的位置。在人性方面，基督是加里利的猶太人，達味的后裔。但是他的“位”植于天主，他是所有受造物的楷模。


1.19 天主願一切圓滿住在他內：因為他是天主和宇宙之間的唯一橋樑。天主的圓滿在他內與宇宙交流，當所有人和解並在他內重新團聚時，人們可在他中找到宇宙的圓滿。“一切都藉著他而造就”：若1:1和希1:2。


1.18 是從死者中復活的首位：保祿更明確地說：“就像獻給天主的最初果實”（如格前15:23）。他不只是為了罪的寬恕而降臨，更是為了“逾越”，他開了由死到生的“通道”。在他全然順服天父之后，復活是必要的第一步，好讓我們也能擁有復活。


1.20 天主願一切與祂重新和好：再一次展現基督的工作是為達成和好：人與人的和好（格后5:17-21），以及整個受造世界的和好。


$ 1.21 現在保祿提醒哥羅森人明確形勢：不要把時間浪費在想像天上神靈和惡魔之間的鬥爭，現在面臨的是要付出鮮血生命代價的奮鬥。所以，保祿提醒讀者有關自己因福音而受到的苦難。


“基督之體”是人類的平安所在，是人最接近天主的地方，也是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達成和平的地方（弗2:11）。


1.22 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瑕，無可指摘的：見弗5:26的注釋。


1.24 來完成基督尚未完成的苦難：耶穌死后，若他的追隨者和宗徒不面對考驗和苦難，世界的救贖就會有所欠缺。為教會工作意為教會受苦；為正義工作，就是為正義受難。


1.26 這計劃就是...奧秘：見弗3:5。我們不要忘了在那個時代，幾乎沒有人想到人類的共同命運：他們甚至沒有說到人類問題。而且，當時希臘人和羅馬人的眼界都沒有超過他們真實的存在。保祿驚異于天主的寬容大度，主的許諾毫無區分地為所有人（27節）：我們也可分享天主的光榮，即天主所有的寶藏。


$ 2.1 我希望你們知道，我怎樣...努力奮鬥 保祿的努力代表了辛苦工作（1:28-29）和祈禱（4:2和羅15:30）。使基督教成為一種吸引人的宗教，這一想法確實誘人：有美麗的解釋，讓人們滿懷夢想和激情，並且這宗教可能並不攻擊根植在社會中的罪惡。當務之急是應發現基督的奧秘和力量。


2.8 不要讓空洞的哲學理論引入偏道：哲學有助于對智慧的追尋，它總是包涵了某些真理，但其危險性在于：想要對我們的疑問給予全然的回答。哲學家的經驗是有限的，也是存疑問的，因此來自哲學家的答案，不可能是全然真理。然而在信仰中，我們所得到的，不是對人的關懷的討論，而是“一個人”，那就是耶穌。所有的思潮都是時代的產物，而且會隨時光的流逝而更替。然而保祿向我們保證，在他內，你們擁有一切（10）。


$ 2.11 保祿剛談到基督徒擁有的智慧與知識，在這兒，他又提醒我們，進入教會不單是外在的禮儀：通過受洗，我們部分地參予了世界的重建工程，那是由耶穌的死與復活帶來的。


保祿受過割禮，但從經驗而知，那並沒有拯救他。我們可以較公正地說，洗禮也沒有奇蹟般地把他從自已的性格弱點中解救出來，但是保祿開始了與先前不同的生活。他獲得了自由，從繁重的宗教規章中解脫了出來。對許多信徒來說，宗教意味著法規，好像道道不可逾越的欄杆。對保祿來說，宗教時時提醒我們：我們負于天主的債，它使真正的愛與信賴成為不可能。耶穌通過自己的死，把這些懼怕天主的東西統統釘上了十字架。同時，他也廢除了所有的道德規範和壓力，因為這些東西窒息了我們對天主的自由回應。


在某些國家，許多人都接受洗禮，但是實際上，洗禮並沒有在任何程度上改變他們的生活。一般來說，這些基督徒並不屬于更新的團體。單單只承認我們是可憐的基督徒、是罪人還不夠，我們的復活是靠對那位已復活了耶穌的主的信賴。這位主已寬恕了我們，為我們準備了一切，使我們能真正地生活。


$ 2.16 保祿提醒我們：洗禮是新生命的開始。這並不是說以好的宗教誡律取代一個不完美的宗教誡律：基督的降臨結束了所有倚仗戒律的宗教。這會使許多基督徒感到震驚：難道我們不應該遵守天主和教會的戒律？如果不再有宗教責任，我們該怎么辦？


當然所有的宗教團體，包括基督徒的團體，都有其儀式、習慣和誡律；如果成員不再聚集並共同傾聽天主的聖言、舉行感恩祭禮，那么一個團體會變成什么樣子？但是保祿告訴我們，假如一個宗教團體最注重考慮的只是遵守或不遵守什么；只是相信天主要我們在某一天休息；不可吃某種食物；以某種方式穿著；不准做這個，不准做那個；那么這宗教就肯定走到了盡頭，失去了活的精神。


宗教重視這些戒律，是因為不同的戒律可以突現此宗教的特點，幫助信徒維持凝聚力，保持他們的特殊身份，但也無疑會使我們對天主產生歧變的想法。所有這些都是人為規矩，也許非常有用，但還是人為的。保祿說：天主對于短暫的事物，如烹飪，宴會等，不像我們那么感興趣，但是祂並沒有把我們當小孩子對待，告訴我們：“不可以那樣！”


2.23 這些戒律：宗教的禁令總是被那些懼怕天主的人銘記。但是這些禁令非但未能使我們得到解放，引領我們對天主產生孩童般的信任，相反，這些禁令常會使我們變得心胸陝隘，對持不同意見者產生暴力傾向。


$ 3.1 我們在這裡讀到的，在提到洗禮的時候已經說了（2:12）。洗禮使我們和基督結合在一起，並使我們分享他所有的“財富”。基督離開了這個世界，我們也要離開它：我們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促使我們去行動的部分，是既不可見又不屬于這個世界的的。唯有天主了解信徒心靈的豐富，即便當信徒的生命被各種過失和弱點污染時。將有那么一天，天主會展現良善，即我們還沒有見過的“光榮”（見瑪25:31-46）。


$ 3.9 見弗4:20-24，保祿在那裡論述過同樣的思想，即在基督中創造出新我，拋棄舊我。舊我以自己為中心，被情慾所奴役，而新我則總是關懷別人，每天都充滿新氣象。


$ 3.18 給夫妻們的簡短建議，在厄5:21-33中有引申闡述。     


許多基督徒會說，宗教和我在家的思想行為，和我的作息或政治態度沒有關係，保祿不接受這種態度：他堅持基督徒的一切生活都應在主面前，為了天主，在天主中。


因此，保祿對所有人都講述同樣的倫理：男人、女人、奴隸（我們也可以說老板和工人），所有人都必須以公正、忠實、尊重的態度對待別人，即使是在他們有錯誤的時候亦然。


我們應該努力維護自己的權利，並尋求改善的途徑；但是我們必須以基督的精神為奮鬥的嚮導，遵守我們的承諾。改變世界這一目的並不比採取的方式更重要，往往是我們選取的方式，使我們成了基督的見證人。關于這個主題請看山中聖訓 （瑪5-7）。


$ 4.2 所有這些注釋見弗6:18-21。敖乃息摩是一個逃亡奴隸，保祿使他皈依信教后（見費肋孟書），他和提希苛一起回到哥羅森。


福音作者馬爾谷，與保祿和好后（見宗15:38），兩人又聚在一起。這裡所提到的路加（14），是路加福音和大事錄的作者。


我們可以看出不同地方的教會間，有相當密切的聯絡。不是每一個教會封閉在自己的小團體內，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很短的時間里，教派的數目就會和教徒一樣多。相反，他們非常清楚自己是屬于基督的教會，雖然建立在不同的地方，但是都是為基督作見證。正因為如此，信徒們才保持密切聯繫。當有各種差異使維持團結變得困難時，教友應知道教會不是一個僵硬的“組織”，而是一種“共融”，因為是基督的聖神團結著團體中的每個人。


現在，當我們要組織“教友團體”時，也必須注意和其他團體保持聯繫與和諧。


